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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记录深刻的启示
—读《华语人生》

汪惠迪* 

新加坡语言学家周清海教授的近著《华语人生》以个人经

历与学术视角相交织的方式展示了一幅幅新加坡华语在全球化

进程中传承、演变、交融的生动图像。

周先生以他本人的学术生涯和社会参与为脉络，串联起新

加坡华语文发展的方方面面。全书主要由四个版块构成：

1、对新加坡发展中国学研究的看法；

2、华语文国际化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的做法；

3、新加坡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4、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问题。

下面谈谈我的读后感。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由移民构成的国家，华人占全国总

人口的74.2%，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史料记载，14世纪中叶，从中国福建等沿海省份

就有国人漂洋过海到达马来半岛和印尼的苏门答腊等地。周先生在著作中就提到一个史

实：在马六甲华人坟山中，有一个华人为他已故的马来妻子所立的墓碑，碑上款识是明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 年）。

1819 年1 月29 日，英国人莱佛士进占新加坡，新加坡开埠。两年后的1月28 日，第

一艘从厦门起航的中国帆船到达新加坡。此后中国船越来越多，不仅来自厦门，还有广

州、潮州、上海等地。截至1836 年，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已有1万3749 人。他们之中，有

商人，但以劳苦大众居多，他们离乡背井，到异国他乡去讨生活。

又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截至1931 年，新加坡当地出生的人口才逐渐超过移民人口。

笔者列举这些史实，是想说明新加坡跟中国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同

一般，堪称亲戚关系。因此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新加坡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都是不

可或缺的。

＊	 汪惠迪，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基本会员，《语文建设（香港）》顾问。

［新加坡］周清海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5 年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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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周清海教授把“中国学”当做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基础

教育课程华文而言，周教授认为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应该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语言的目

标，一个是文化的目标”，他把这两个“目标”比喻为“轴心”。第一个轴心，即语

言，是可以调整的，是可以“把程度调低一点”的；第二个轴心是文化的传递，周先生

说“这个部分是绝对不能失去的”。令人遗憾的是，新加坡一批华文教学工作者“忘了

第二个轴心”。周教授认为“语言和文化是并重的”。

华人华语，天经地义。华文教学绝不能脱离文化，那么这文化该是什么文化呢？新

加坡跟香港一样，可是个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啊，华人必须学习的是西洋文化吗？不是。

如果华人学西洋文化，岂不数典忘祖了吗？所以华人要学的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

文化的根脉在哪里呢？怎样挖掘呢？到哪里去找寻呢？又怎样承继与发扬光大呢？新加

坡研究文史的专家学者不但不能回避，而且必须正视并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周清海教

授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1994 年4 月，周清海教授创立了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国语言、中

国文化，他先后邀请了好几位研究社会语言学、现代汉语词汇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的中

国著名的专家到新加坡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周先生把一部分研究成果汇编成

《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一书（玲子传媒出版，2002 年），此外还出版了《新加坡闽

南话词典》《新加坡闽南话俗语歌谣选》《新加坡闽南话概说》等多部专著。

接着，周先生又创办了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主要目标是“向大众介绍中国语

言文化，是普及性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周清海教授这么做是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是符合新加坡的国情与国家利益的。新

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说：

“新加坡的华人，由于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

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是认清自己民族特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

“我们将能培养一批精通华文第一语文的学生，并且确保这批人能扮演教师、翻译

员、外交官和商人等重要角色，通过报章、电视等途径，把华文传授给下一代。这些人将

协助保留华文，使华文在新加坡社会里、文化里充满活力，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为了消除新加坡华人跟海外华人之间，海外华人相互之间，特别是海外华人跟中

国人之间沟通上的障碍，周清海教授创议通过国际合作编纂一部词典，这就有了后来的

《全球华语词典》（2010 年5 月）和《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年4月）。

2005 年11 月3 日，李宇明和周洪波二位在陪同周清海教授从北京前往天津参加研

讨会的途中，洪波建议敦请李光耀担任词典的荣誉顾问，他和李宇明先生都认为“李资

政德高望重，在华人社会地位崇高，如果李光耀资政能当荣誉顾问，将给词典增色不

少”。因为周先生从1975 年起一直担任李光耀的华文教师，民间称他为“国师”，所以

洪波他们请周先生促成此事。

周先生回到新加坡后，立马给李光耀资政发电邮，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资政马

上回电邮，答应了”。另一位荣誉顾问是我国曾任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九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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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先生。

 

李光耀（左）和周清海在国际研讨会上    李光耀和周清海在总理办公室合影

《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出版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

的事”。小国不仅有大外交，小国还参编了一部全球华人都适用的大词典。

《华语人生》在写作上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个人叙事与学术思辨结合，以“人生故事”为线索，将学术观点融入具体经

历，如参与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过程，兼具可读性与思想深

度。

二是立场客观平衡，对新加坡华语政策的利弊、本土化与标准化的矛盾等议题，均

以实证数据与案例支撑，避免情绪化批判，体现了学者的风范。

三是全球化视角下的在地关怀，跳出了单一国家的框架，将新加坡华语置于东南亚

乃至全球华语及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考察，凸显新加坡作为海外华语“样板”的研

究价值。

四是为海外华语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拓宽了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等

学科的研究视野；为华英双语政策、语言认同等议题的探讨，提供了可资其他国家参考

的语言治理实践。

五是对华语教育的反思，如何在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取得平衡，新加坡的经验是需

通过文化内容的渗透增强语言引力。对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对文化认同的重构，在全球

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语境下，新加坡的经验是华语既是华人社群的“根”，又是华人社群

的“路”，既要传承传统，也要拥抱变化。

《华语人生》既是周先生学术生涯的回忆录，也是一部新加坡华语的“社会史”。

周清海教授以温和而敏锐的笔触，勾勒出华语在现代多元社会中的复杂图景——它既是

被政策塑造的工具，也是承载文化记忆的载体；既是族群认同的符号，也是全球化浪潮

中的交流媒介。对读者来说，书中传递的不仅是关于语言的知识，更是对文化传承、身

份认同与时代变迁的深层思考。无论是研究海外华语的学者，还是关心中文国际化的一

般读者，均可从中获得对华语“生命力”的新认知——语言的未来，或许不在于追求绝

对的统一或纯粹，而在于在流动与碰撞中持续成长；在标准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尊重

语言自然演变规律，避免过度追求“纯净性”而扼杀创造力。


